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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与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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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教育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把政策制定作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关键

保障。依托罗斯威尔和泽格菲尔德的政策工具分类框架能够将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划分为以“出台数

字化战略框架”为依托的环境型政策，以“保障数字经费投入”“重视数字技能培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为内容的供给型政策和以“激发多主体参与”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其中，数字战略框架是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依靠，保障数字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柱，重视数字技能培训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心，激发多主体参与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目

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还缺乏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还要从科学规划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

加强以“数字本位”为内核的供给型政策建设、完善以“产教融合”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加快部署建设

“数字校园”的基础性工程等维度着手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高质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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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支持”列为专章进行整体论述、做出整

体部署，并首次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强调建设

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可见，教

育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了国家战略性任务之一。近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环节，已在硬件铺设、区域大数据建设、教

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但是依旧存在专项

配套政策稀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费投入不足、

产教脱离等阻力，其中，配套政策的缺失是制约职业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因素。并一度掣肘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其他因素，因此，需要着力从完善顶层

设计角度着手，破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

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纵观世界发展趋势，数字化

转型已深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模式运行的各个方

面，驱使各国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创设出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在轨运行的生态空间。欧盟国家、美国、澳

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上起

步较早，现如今，这些国家已建成了相对完备的政策

体系，用于指导和规制本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

践。由此，基于科学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总结归纳

出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共性内容，能够为我

国建立系统科学的职业教育数字政策体系提供一定

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人工智能、虚

拟技术已成为各行各业争先发展的核心领域。可

以说，新兴数字技术浪潮在教育领域的深刻应用，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并颠覆传统学习模式，引

领一场教育创新的革命，促使各国政府部门陆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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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以期从理论和实

践的角度为本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绘制新蓝图。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有之义，

内系教育创生式变革的发展规律，外联经济高速发

展的技术技能供给，只有深刻把握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时代机遇，加快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政策文本修订过程，才能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

求。由此，国外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置于教育发

展的重点工作之中，通过构建完备的政策体系回应

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关切问题。当

然，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体系囊括了数字化转

型时期本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模式建构的诸多

要素，且包含了多个政策文本，其在内容上具有一

定的杂糅性。为了避免对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

文本的随意性解读和片面化归纳，有必要借助科学

的政策工具建立起国外职业教育数字政策的比较

分析框架。

一般认为，政策工具分析植根于政策的结构性

特征之中，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建立起国外职业教

育数字化政策分析框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国外职

业教育数字化政策体系的特点和规律[1]。罗斯威尔

(Rothwell R)和泽格菲尔德(Zegveld W)的政策工具分

类框架(罗泽框架)是以技术创新为基本特质的一套

分类框架，强调政府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该框架依据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不同影响将政策工

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三大类[2]。国外职

业教育数字化政策本质上以推进数字技术与职业教

育系统深度融合为目标，其在特点上具有较强的技

术创新属性，契合了罗泽框架的技术性特质，这也意

味着以罗泽框架作为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分

析框架，具有理论和操作上的适用性。具体而言，环

境型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表现为一种外部条件对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活动的渗透和驱动作用，主要包

括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规划和战略框架等。

供给型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关注政府通过资金投入

和教育培训等举措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的行为，它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保证。

需求型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则是政府为降低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外部因素干扰而建构的公共性政策，

其主要聚焦于政府拉动市场化要素参与职业数字化

转型活动的行为，因而在内容上更多指向的是多主

体协同的这一主体性行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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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分析框架

二、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基本内容

面对教育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外把政

策作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关键保障。从内

容上看，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涉及出台数字化

战略框架、保障数字经费投入、重视数字技能培训、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激发多主体参与等内容。其中，

数字战略框架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依靠，保障

数字经费投入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柱，重视

数字技能培训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提升

教师数字素养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心，激发

多主体参与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一）转型依靠：出台数字战略框架

欧盟向来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问题，其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要通

过整合并利用不断涌现的数字技术资源革新与优化

教育体系及培训模式，从而实现教育内容的个性化与

教学方法的现代化；二是要致力于数字素养普及化，

确保每位公民都能掌握必要的数字能力，以便他们

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时代下的生活、学习、工作[3]。

显然，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围绕“资源供给—体系创

新—数字技能”的数字化转型主线，为欧洲各国职业

教育与培训提供了改革方案。当然，欧盟也通过一

系列的政策文本稳固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态

空间，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在轨运行提供了基

本保障。譬如，欧盟 2020 年发布的《奥斯纳布吕克

宣言》倡导通过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扩大

其包容性和增强灵活性等举措,构建一个能够积极

响应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终身学习生

态系统[4]。2021 年颁布的《2030 数字罗盘：欧洲数字

十年之路》，为欧盟在未来十年内实现数字化转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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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数字主权设定了清晰愿景，该战略的核心目标

在于构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

会，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所有公民[5]。

从国家层面上看，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

坡等国家为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相继颁布了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框架。德国颁布的首份

数字化战略《数字议程 2014― 2017 年》，重点关注了

数字化背景下行业对于新技术的要求，提出数字能

力应该是新环境下所有劳动者具备的核心素养。现

代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应当就市场能力需求的变化

及时作出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6]。2016 年，德国启

动《职业教育 4.0 框架倡议》，奠定了数字化时代德国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新局面[7]。澳大利亚的《国

家数字经济战略》从一个新高度对各领域的数字化

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该战略指出，到 2020 年，澳大

利亚境内的各类教育机构要充分开展各种技术培训

与继续教育项目的合作，将在线学习资源扩展到家

庭和工作场所，尽可能地为学习者提供在线虚拟学

习的机会[8]。美国在 1996― 2024 年期间发布了五个

相互衔接的教育技术规划，对生涯与技术教育的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性指导。新加坡推行的Master 

Plan 1、Master Plan 2、Master Plan 3、Master Plan 4 也

是基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洪流而制定的渐进性的教

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新加坡国内技术教育和职

业培训的数字化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二）转型支柱：保障数字经费投入

资金投入作为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供给策略之一，旨在带动职业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和提升人员培训质量，从而确保各级各类的职业

教育学员能够更广泛、更高效地享受到数字技术带

来的便利与福祉。可以说，保障数字经费投入既是

供给型政策的先决内容，也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支柱。

2005 年，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成立了职

业教育与培训发展中心，并在中心设立项目基金和

政府奖金，为全国的职业教育教职员工开展包括在

线研修班、专题研修班在内的专业继续教育；该中

心还提供了高达8 000澳元的个人自主额度的资助，

用于支付教师在学历提升过程中的研究生课程费用

和其他专业发展费用。随后，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

部颁布的《澳大利亚课程：数字技术》，设立了专门

的数字计划捐赠项目，用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扫

盲[9]。2016― 2018 年期间，澳大利亚相关财政部门

拨款 400 万澳元用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扫盲，确

保了各类学校师生基本数字素养的培养。同时，澳

大利亚推行的“宽带和技能服务计划”定向资助了

13 个试点项目，重点在于提高网络速度，为更多的学

生、教师和家长提供在线教育和培训服务的机会[10]。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联邦在《中小学数字契约》中，

设立了专项拨款，用于购置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学习

和通信的基础设备和职业教育所需的专业多媒体设

备，以确保在 2025 年前改善各类职业学校的数字基

础，同时强调要在原有职业院校数量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建数字化的职业学校。

德国向来重视职业教育的经费支出，在职业教

育 4.0 框架的指导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门更是

对职业教育数字媒体的内容更新，该部门在把握企业

对于行业技术专业人才需求变化的动向后，增加了对

跨企业的职业教育机构升级的投入，同时也增加了职

业知识保障方面的投入，用于知识的管理和转移[11]。

2012—2019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开展了“职业

教育数字媒体”资助计划，拨款 1.52 亿欧元，用于职

业教育的数字媒体建设，重点扶持职业教育的数字媒

体教学和试点媒体教育的研究与推广，就目前来看，

该资助计划已取得了卓越成效[12]。2016― 2019 年

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门制定了“跨企业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与能力中心数字化”资助项目，提供

近 8 500 万欧元的经费用于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13]。

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数字化世界中的教

育战略》更是对职业实践环境提出了要求。该战略

指出建设应用型的学习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在宽带、

无线网络、家校联网等方面提供资金与帮助，保障职

业教育所需的专业技术设备[14]。

（三）转型根本：重视数字技能培训

国民数字素养是数字技能的基本内容，也是衡

量国家数字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历年来，各国

都将培养国民数字素养置于政策文本的重要位置。

2017 年，澳大利亚科学与创新委员会出台《澳大利

亚 2030：通过创新实现繁荣》，旨在通过改革职业教

育的培养模式，增加数字化色彩，带动劳动力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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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以应对升级变化的行业需求，从而促进行业创

新，提高行业的市场竞争力[15]。2018年，澳大利亚工

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推出了《数字化经济战略——

澳大利亚技术未来》，重点关注教育培训系统的灵活

性和关键技能的培养，同时还将目光聚焦于失业群

体，对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提出了新要求，指出要有

所针对地对因智能化影响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培训，提

高数字技能，帮助其过渡到新兴职业[16]。2021 年，澳

大利亚政府发布的《数字经济战略 2030》，聚焦于构

建一套卓越且具包容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

出培育一支面向未来、精通数字技术的技能型人才

队伍，彰显了澳大利亚致力于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

域领军者的愿景[17]。

当然，开展全民化的数字技能培训还要进一步

重塑公民技能框架。2012 年，澳大利亚政府修订了

《澳大利亚核心技能框架》，并将其作为全国技能体

系培训的核心指导文件[18]，确定了学习能力、阅读能

力、交际能力和数字计算能力在内的能力框架。同

时，在该框架的指导下，澳大利亚政府于次年发布

了基础技能培训包，直接指向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技

能培养，为全国注册培训提供基础技能资格证书的

培训课程。课程的一大重点就要求学员掌握数字技

术，具体包括学生需要掌握使用图表的能力、用适当

方法收集数据的能力等内容[19]。2020 年，澳大利亚

教育部又联合技能和就业部发布《面向未来的基础

技能：数字素养技能框架》，对新时代的公民职业数

字技能进行了界定。该文件将数字素养技能作为第

六项核心技能增设到澳大利亚核心技能框架之中，

指出数字素养包括了对数字设备的操作能力，使用

数字技术进行办公协作、解决安全和福祉问题的能

力等范畴，并强调数字素养是个体核心技能中的关

键组成部分 [20]。此外，2019 年，美国颁布《强化美国

领导地位：人工智能的战略应用》，指出加快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社会紧迫需求，要求借助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来培养能够灵活应对当前经济挑战及

未来职场需求的美国劳动力。同时，文件还特别引入

了“数字公平化”的原则来弥合劳动者在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上的鸿沟。印度尼西亚政府构建的三元能力

框架，不仅将就业技能、技术技能和学术技能视为职

业高中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还要求职业高中的学生

必须具备计算思维以应对职业教育数字化的转变[21]。

法国在国民教育和青年部的主张下，开发了针对职业

院校学生的数字能力评估和认证的在线评估平台，该

平台能够以免费形式评估多达16个不同数字能力领

域的熟练程度与掌握水平[22]。德国依据《职业教育培

训法》，颁布了《数字化专业人才培训令》，明确数字

专业人才的培训标准框架，其中培训令规定学员的

培训周期原则上为期三年，期间将设置期中考核以

评估学习进展，并在培训结束后组织最终考试，合格

者将获得相应岗位的资格认证。

（四）转型重心：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教育变革引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

师是重心。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ICT

教育转型：区域指南》，为全世界的教育者和教育管

理者如何利用通信技术改革教育提供了指南，该指

南涵盖了支持变革教师教学方式，提升教师使用网

络工具获取信息化资源等内容[23]。2018 年，欧盟委

员会启动了“数字机会培训计划”的试点项目，为

职业院校的师生提供更广阔的数字能力学习路径。

该计划主要关注职业院校师生在网络安全、大数据

处理、前沿量子技术以及机器学习等关键信息与通

信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和网页设计、数字营销策略

构建及软件开发等领域的实用技能[24]。德国联邦

政府为应对数字化变革对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提

出的新要求，开展了职业培训官在数字教学能力上

的资格认证工作，以促进各州获得具备丰富数字化

职场经验的专业培训师资力量，提升教师在现场数

字化职业指导中的技能水平[25]。2020 年，德国联邦

政府协同各州联邦政府，共同推出了一项新的作为

“教师质量倡议”补充方案的资助指导方针，重点关

注了“教师教育中的数字化”和“职业学校的教师

教育”两大领域[26]，旨在培养教师数字化素养，确保

教师能够掌握最新的教育技术，有效融合于教学实

践中。此外，匈牙利引入了信息交流的参考框架，

用于精准识别并持续监测职业院校师生在数字能

力方面的水平。在匈牙利，职业教育教师可通过数

字能力免费培训项目、数字能力学习机会和学校在

线学习平台定期发展数字能力[27]。澳大利亚政府规

定，从事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师必须熟练掌握行业

内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并有效将其运用于日常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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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以此帮助学习者发展他们的数字技能[28]。同

时，澳大利亚教育和研究中心发布的《职业技术教

育教学能力与质量建设：机遇与挑战》更是将“基

础及高级数字技能与数字技术知识应用”作为职业

教育教师的关键能力。

（五）转型动力：激发多主体参与

国外通过政策制定的途径调动多主体参与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的积极性。2010 年，美国弗

吉尼亚州颁布的《弗吉尼亚州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0― 2015 年）》明确指出需要通过与公共/私人非

盈利机构合作，以促进 21 世纪教师与管理者的专业

发展[29]。同时，美国政府还积极引入谷歌、微软等互

联网巨头进入教育市场，引导企业为教育数字化转

型提供硬件、软件和技术支持，以确保教育数字化的

开展具有坚实的基础。迄今为止，谷歌公司与美国

数字承诺国家中心合作开发的动态学习项目在美国

教育市场吸引了大量受众；图书制作工具软件的开

发者和教育技术教师网站联合推出的数字学习项目

更是为师生数字技能的培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30]。

2017 年，瑞士为了顺应教育未来趋势颁布了《2019―

2020 年教育、研究与创新数字化战略蓝图》，旨在深

化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融合应用。

该战略强调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要推进教育合

作的协调与沟通，从而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

指导[31]。2018 年，瑞士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代表工业

界的世界组织颁布了《职业教育 2030 联合倡议》，将

增强职业教育应对数字化、全球化等市场需求趋势

的能力作为了重点行动领域，以此夯实职业教育对

瑞典经济发展提供人力支持的基础性作用[32]。2020

年，印度尼西亚工业关系协调局、教育文化部和职业

教育总局联合颁布了《政府促进职业高中和工商业

合作协调方案》。该方案规定了发展职业教育需要

政府牵头，以带动职业高中和工商企业进行数字教

育方面的合作[33]。2023 年，芬兰颁布的《教育和培训

数字化政策 2027》[34]将“建构一个高质量的数字环

境以推进各类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作为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项目。具体内容包括，教育文化

部与国家教育署携手与各类项目、网络平台及所有

相关利益方共同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构建与优化服

务；国家教育署应强化与各级教育机构及组织者的

紧密合作，定期发布关于教育、教学与培训领域数字

化进程的最新资讯与成果等。

三、国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的经验借鉴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的一种类型教育，其数字化已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国外通过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实现了职业教育数字

化变革，有效弥合了数字教育鸿沟，促进了职业教育

公平包容，提升了职业教育质量。当前，与国外职业

教育数字化政策相比，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还

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内容不聚焦的现实困境，需要在

遵循“数字为本、政策维稳”价值导向的基础下，加

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数字化体系，通过

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

供智能基础。

（一）科学规划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

彰显中国式职业教育政策体系的前瞻性

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指挥棒，是确保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轨运

行的基本保障。然而，囿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我国

鲜有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政策体系。现有的一些职业

教育数字化政策大多是附庸于经济数字化政策、教

育数字化政策的条目之中，抑或是政策视角过于宏

大，仅仅起到号召性作用。这说明，当前我国职业教

育数字化政策不仅在数量上稀缺，还在内容上缺乏

全局性与全面性的指导意义。为此，加快建构系统

化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成为推进我国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当务之急。

首先，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框架要在要

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紧

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导向的基础

上，彰显出前瞻性的目标和愿景。中国式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要着眼于建构起集信息化、智

能化、个性化为一体的“数智”职业教育体系，在目

标导向上树立以借力数字化转型趋势提升职业教育

的整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追求，在内容上凸

显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化利用的

转型路径。其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要

规避内容空乏、措施不给力的建设误区，转而更加关

注战略本身的务实性。这意味着，推进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战略框架的建构，有必要出台囊括“权责明



  职教论坛/2025.1    125

    BIJIAO  YU  JIEJIAN  比较与借鉴

晰”“资源选择”“案例简介”“方案指导”等内容的

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文本，以确保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有序化、有效化开展[35]。最后，要推进多部门参

与政策研讨与制定的决策流程。政府应牵头成立由

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

数字化政策研讨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就政策制定中

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希望通

过跨部门协作，形成共识，推动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同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进一步依据

国家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总体蓝图，结合本地职

业教育特色与行业需求，制定详细的地方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规划，并协调各方资源，包括资金、技术、

人才等，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

（二）加强以“数字本位”为内核的供给型政策

建设，回应职业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数字需求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设施是根本、数字

培训是关键。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技能培训的实践

教育，培养数字技能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能，

也是时代所需。这也意味着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

型，要更加关注以“数字本位”为内核的供给型政

策建设，要通过加大经费支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落实相关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的条目增设，

复归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使命。

首先，职业教育数字政策要切实回应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的经费支出问题，要在职业教育数字化

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基础上，建立起长期稳定、行之

有效的职业教育数字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一是要明

确经费投入的主体和渠道。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主

要支持者，应加大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财政投

入力度，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的优先保障范围。同

时，也要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通

过捐赠、投资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形

成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渠道。二要优化经费投入的结

构和比例。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和领

域，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应根据实际需求和发展重

点，合理调整经费投入的结构和比例。三是要建立

经费投入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为了确保经费的投入

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建立健全

经费投入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其次，职业教育数字

化政策要以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项目，要广泛涉足职业院校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内数据中心与云平台、智能终端与物联网、数字

教学资源平台等数字设施的部署与完善。最后，职

业教育数字政策要重视数字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通过构建职业培训数字能力标准框架、优化职业

教育学员数字技能培训等内容体系助推“数字本位”

下个体的多样化发展。

（三）完善以“产教融合”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

工具，构筑多主体协同的支持政策体系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内容复杂，涉及

多方利益主体。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要在内

容上兼顾多元主体的协调参与，协调政府、学校、企

业和社会等多方的力量，型塑其数字协同共同体[36]，

助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高效进行。为此，我国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完善以“产教融合”为导向的

需求型政策工具，激发市场化要素参与职业教育数

字化转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必须深刻认识到企业、个体等市场化要素在推动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性作用，充分发挥市

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关键角色。具体而言，

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要鼓励企业和个体与职业院校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校企双方在共建实训基

地、联合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等

方面的合力。在适当情况下，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

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经济手段，来调动市场要素参

与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对于积极

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一

定的税收减免或补贴，以降低其参与成本，提高其参

与意愿。同时，对于在职业教育数字化领域取得显

著成果的企业或个人，政府也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以树立典型，激发更多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其次，

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要推进“校企合作”背景下数

字技能培训平台的建构，实现产业的数字知识、数字

技术、数字工艺与职业教育的教学标准、教学模式的

充分融合，保障职业教育与新兴产业的适配度。最

后，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还要赋予企业和个体对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监督权和治理权，从而塑造职

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善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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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部署建设“数字校园”的基础性工程，

补齐高水平数字化建设的院校方短板

职业教育院校是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

体机构，因此，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是衡量职

业教育数字化政策效应的首要条件。纵观我国教育

数字化转型政策的生态体系，具有一种“政策声势浩

浩荡荡，院校基层实践平平淡淡”的特征，究其原因，

是因为教育数字化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政

策文本内容浮于教育机构基层实践内容的实际层面

之上的局面，导致了文本内容与实践内容相互脱节、

难以有效对接的困境。这也意味着，加快推进系统

化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制定要深入调研院校方数字

化转型的基本需要，要将切实部署“数字校园”的工

作任务作为重点项目，补齐职业教育高水平数字化

建设的院校方短板。

首先，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要着重关注“新基

建”契机下职业院校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

拓宽数字校园的广度与深度。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

要致力于职业院校软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通过出

台相关标准确保职业院校在硬件设备落实高速、泛

在、智能、安全的信息网络体系和高效能、智能化计

算设施的建设，并积极鼓励职业院校在软件平台上

积极开发集成化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智慧教学平

台及个性化学习资源库。其次，职业教育数字化政

策要研制职业院校师生数字素养的基本框架，回应

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需求。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要

根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性和产业人才基本需求，

制定适合职业教育的师生数字素养框架，强化师生

的数字素养培训和教育，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院校方

数字素养评估机制，定期对职业院校师生的数字素

养进行评估和反馈，以便院校方能够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和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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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nt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ization Policy

Qi Zhanyong, Wu Shitao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regard policy formulation as the key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Roswell and Zegfeld's policy tools, the digital policies of foreig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These includ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digital strategic framework, as well as supply-oriented policies that 

ensure digital funding and emphasize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while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dditionally, there are demand-oriented 

policies aimed at stimulating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Among them, the digital strategic framework is the basis for the liter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nsuring digital funding serves as the pillar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hi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it. Furthermore,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focus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timulating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acts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process.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policy system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and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seve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ly-oriented policies with digital standards as the core. Additionally, improving demand-oriented policy tools that integrat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deploy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basic projects for digital campuses are essential.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polic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supply-oriented policy instruments;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